
第二十三章 尼古拉·布哈林 

  对于只爱猎奇而不在乎历史事件的实质意义的人来讲，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原内务部人

民委员亚果达，而不是象布哈林、李可夫、 拉柯夫斯基这样的闻名世界的革命领袖。当然，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把亚果达

打成那些曾被他投入大审甚至处以死刑的人的同案犯押上被告席，确实给这次审判闹剧 增加了惊人的滑稽味。  

  但是，对于共产党员和那些对党史有所了解的人来讲，这次审判的核心人物当然不是亚果达，而是最优秀的布尔什维

克，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一布哈林。  

  当年，跟党的其它领袖们一样，由于担心托洛茨基的影响太大，布哈林也曾帮助过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去贬低托洛茨

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并将 他挤出了政权核心。其实，当列宁在世之时，当党的领袖们还没卷入争权夺利和相互攻

汗的漩涡中时，布哈林也跟别人一样，在自己的文章中热情洋溢地赞颂过托洛 茨基。例如，在谈到十月革命这一历史性的

胜利时，布哈林写道：  

  “托洛茨基是杰出的，无所畏惧的革命理论家，孜孜不倦的革命传播者，是他，以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

在全体与会者雷鸣般的掌声中庄严宣布：临时政府再也不存在啦！”  

  很多年以后，当斯大林控制的中央宣传部已经让“托洛茨基是反革命”的污蔑诽谤之言深入人心，老布尔什维克们当

年写的那些赞颂托洛茨基的文章， 也就成了一个党员在历史上所犯下的不可谅解的罪过，但只有斯大林例外，因为他也有

这种“历史污点”：列宁在世时，斯大林曾在《真理报》上着文道：“彼得格 勒卫戍部队转向支持苏维埃的关键行动和革

命军事委员会的果断而勇敢的行动，这一切，党将主要并首先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布哈林与斯大林结盟的时间，要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长一些。当斯大林通过阴谋手段夺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的实权之后，布哈林还天真地认 为，自己作为全党公认的思想家，理所当然地该在政洽局中坐第一把交椅。真的，这个位

置不给他还能给谁呢？莫非，积极为列宁制定苏维埃政策的不是他吗？难 道，为党和共产国际起草有关对外政策的基本文

件的不是他吗？现在，除了他，还有谁能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谛会确定苏维埃国家的下一步发展道路呢？总不可 能是

斯大林这个平庸俗气的人吧？  

  但是，布哈林注定要失算：他领导的右翼反对派很快就被排挤出了领导层，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党内斗争，他本人也

被驱逐出政洽局，后来又被开除出党。  

  基层党员们很久都弄不清楚，在上层，在政治局里，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变。直到见了有关内部通报之后，人们才

开始明白，党内又出现了分裂，斯 大林集团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的“右派”集团之间的对立已达到剑拔警张

的地步。在莫斯科的高级官员中间，出现了这样一则传闻：在一次政治局会议 上，布哈林为斯大林的两面三刀所激怒，当

众抖出了斯大林过去为拉拢他而私自对他讲过的一句话：“布哈尔奇克，你我是喜马拉雅山，其它人（即其它政治局委 

员）全是些可怜的小苍蝇！”  

  听了这话，斯大林脸色突变，历声喝道：  



  “造谣！布哈林想出这种话，是要煽动政治局委员们起来反对我！”  

  斯大林狼狈极了，因为类似的恭维话，他私下里几乎对每个政治局委员都讲过。  

  在拉起右翼反对派之前，布哈林同斯大林亲热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俩的结盟，早从列宁口授“遗嘱”时就开始了。

在“遗嘱”中，列宁建议中央免去斯 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也表示了对布哈林的有点不放心。但总的说来，列宁对布哈林评

价不错，他说：“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伟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 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  

  布哈林在党内的确很受尊敬，共青团员们甚至象对圣人那样对他顶礼膜拜，尽管如此，我却十分怀疑他能否成为“全

党所喜欢的人物”。不过，这无关大局。事实上，列宁同布哈林私交很深，他只是要求其它人也都能象他那样去对待布哈

林。  

  斯大林曾把列宁的“遗嘱”藏匿起来，而且，如果没有克鲁普斯卡妞，他早把这些令他又恨又怕的文件付之一炬了。

要知道，在“遗嘱”中，列宁赞扬 了自己的每一个最亲密的战友，唯独没对斯大林说一句好话。后来，斯大林夺得党政大

权之后，就采用了比简单地销毁几页文件更有效的手段（从肉体上将“遗嘱” 赞扬过的人全部消灭干净），把列宁的“遗

嘱”变成了一纸空文。  

  布哈林在被捕之前，过了一年多担惊受怕的日子。眼见着第一二次莫斯科审判把他的挚友们全部杀光，他当然明白了

自己将来的下场，只能日复一日地等待自己末日的来临。  

  一九三七年初，布哈林终于被投进监狱。被捕后的头两个月，他一直拒绝交待“罪行”，也拒绝在那些早已为他准备

好的供诉上签字，尽管对死亡的长期等待早已弄得他筋疲力竭了。  

  这里必须补充一点有关布哈林的私生活的情况。一九三三年，四十五岁的布哈林遇到了一位绝代佳人——老革命家拉

林的女儿。尽管她当时已经有了一 个很年轻的，很有魅力的未婚夫（即著名党务活动家格里哥里·索柯里尼柯夫的儿

子），可是她的心却被个子不高，略微发胖和已经秃顶的布哈林给征服了。他们结 了婚，还生了个儿子。看着娇妻爱子，

感情外露的布哈林完全陶醉在兴奋和幸福之中。在政治上和仕途上，他运气不佳，可是个人生活中，幸运女神却向他频频

微 笑。他哪里知道，正在策划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莫斯科审判的刽子手们，已经将其娇妻爱子纳入了逼他投降的人质之

中。  

  内务部也象对待其它受审人一样，以斯大林的名义向布哈林许诺，只要他能满足“政治局的全部要求”，他的妻子和

儿子就会安然无事，他本人也只会 受点监禁之苦。为了证明这一许诺的真实性，叶着夫下令将拉狄克转到布哈林的囚室里

去。众所周知，拉狄克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没被判处死刑。  

  让拉狄克去说服布哈林，是应该生效的。虽然人们对拉狄克极不信任，可总不能否认明摆着的现实——拉狄克听信了

斯大林的许诺，满足了斯大林的要 求，所以活了下来。其实，拉狄克在这件事中的表现还算正派，并没去附合对布哈林的

许多诬告。在同布哈林对质时，他甚至拒绝为一系列最关键的指控作证，这还 引起了侦讯人员的明显不满。  

  斯大林很清楚布哈林同列宁的亲密关系。他知道，布哈林非常珍视列宁临终前对他布哈林所讲的那几句热情的赞扬

诺。所以，斯大林决心首先对布哈林 心中的依托予以毁灭性打击。即通过法庭向全世界宣布；布哈林从来就不是列宁的亲

密战友，而是列宁最凶恶的敌人。斯大林命令侦讯人员：必须让布哈林承认，早 在一九一八年布雷斯特和约签订期间，他

布哈林就企图暗杀列宁了。  

  为了完成斯大林的这一指令，内务部不得不逮捕一些过去的“左派共产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强迫他们



承认，布哈林当时曾对他们讲到过 杀害列宁和成立新政府的必要性。有些证人还被迫供认，那个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刺杀列

宁的社会革命党徒卡普兰，就是在布哈林的同意和怂恿下开枪的。  

  布哈林曾断然否认这一指控，但名目繁多的刑讯手段，更重要的是对妻儿的担心，使这一反抗从开始就显得没有多大

力量。最后，在叶若夫和斯大林的 私人代表伏罗希洛夫的督阵下，侦讯人员经过长时间的“工作”，终于迫使布哈林承认

道：就算他布哈林真的从一九一八年起就打算杀害列宁吧。这样，斯大林又添 了关键的一局。  

  然而，两天之后，当布哈林看过经斯大林亲自审阅和修改后的“审问笔录”时，他突然翻供，拒绝在上面签字。那上

面写着，很早以前，他布哈林得知 德国政府居然为列宁提供火车包厢，同意列宁在战争状况下穿越德国的时候，就开始怀

疑列宁同德国人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而后来，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 看见列宁一再坚持要同德国单独签订屈辱的

停战协议，他布哈林就从怀疑转为确信，进而生出刺杀列宁和成立有反对同德国人讲和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新政府 

的罪恶念头。读完这些要他马上签字的“供词”，布哈林气得拍案而起：“斯大林这是要把死去的列宁也送上被告席

呀！”一点不错，斯大林确实是想让过去那种说 列宁是德军统帅部的奸细的谣言死灰复燃。为此，布哈林坚决拒绝参加这

场正在加紧排练的审判闹剧。  

  现在，要强迫布哈林再次合作，就困难多了。叶若夫亲自指挥的负责、加工布哈林的侦讯人员增加了一倍，他们不分

昼夜地对布哈林展开车轮战。政治 局的代表伏罗希洛夫也继续参与对布哈林的审讯。而在这场对斯大林来讲是许赢不许输

的赌博中，关键的王牌还是受审人那年轻的妻子和宝贝儿子。  

  但布哈林坚决不同意在斯大林要求的供诉上签字。斯大林无奈，只得在两个最重要的地方作出让步：在法庭上将不提

所谓列宁勾结德国人之事，也不提 布哈林因此事而产生的怀疑。此外，布哈林可以不污蔑自己曾企图杀害列宁，只是为阻

止布雷斯特和约而打算将列宁逮捕，并扣押一昼夜。最后，布哈林可以不诽谤 自己是德国间谋，但要承认参与过对基洛夫

和高尔基的谋杀。  

  斯大林最终还是制造出了布哈林企图暗算他本人的神话。既然他早就通过伪造历史把自己吹成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

时期的英雄，列宁的最亲密战友， 那么，布哈林在一九一八年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时所要逮捕的人，自然就不仅是列宁一

个，而且还有他斯大林。难道还能有别的说法吗？由于有了上述改变，布哈林 的“交待”材料就不得不重新改写。这一

次，布哈林被迫签了字。  

  然而，斯大林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仅仅当个“列宁的亲密战友”。既然对已经缴械的“证人”可以为所欲为，那为什么

不能通过他们的嘴巴，把列宁贬到 第二位，而把他斯大林吹成党中央的顶尖人物和苏维埃政权的首脑呢？显然，斯大林对

这一诱惑是无法抗拒的。为此，作为“证人”之一的原乌克兰政治保安局局长 曼采夫接受了一项“光荣任务”：在按党的

纪律出庭作证时，必须散布一个由斯大林本人炮制的谎言。  

  “托洛茨基说过，”曼采夫在法庭上作证说，“他打算趁斯大林上前线之机逮捕斯大林……我记得他的原话，他当时

说：这样一来，列宁和党中央就不得不缴械投降！”  

  被告人和证人都明白，在法庭上提到斯大林时，必须表现出比对列宁更崇敬的感情。不仅曼采夫的发言如此，就连布

哈林的陈述也明显地带有这种感情。当布哈林在法庭上强调自己无意杀害列宁，只是想将其逮捕之时，国家公诉人维辛斯

基问道：  

  “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拒捕呢？”  



  布哈林按预先批准的答案回答道：  

  “他不会拒捕的。众所周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躲避争执，不是个爱闹事的人。”  

  布哈林的这一回答，从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看，无异是说：列宁不是个敢于斗争的战士， 缺乏勇敢的个性。 对这种

公然贬低列宁的回答，公诉人和法官居然能“宽宏大量”地听之任之。显然，他们非常清楚上司的“口味”。人们不难想

象，如果布哈林用同样的字眼去说斯 大林，将会受到何等粗暴的训斥。  

  同其它被告人一样，布哈林出庭前也受到过警告：不得在陈述中夹带“私货”，或搞“一语双关的暗示”；他本人的

生命和全家的命运不仅取决于他将 说些什么，而且还取决于他怎样去说。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布哈林在法庭上讲的那些话，

就可以发现，他在时断时续的陈述中，极力想让法庭相信：他不仅要对自己实 施的罪行负责，也要为其它被告人的罪行承

担责任，而不管他认不认识这些人。  

  “我是想说，”布哈林在法庭上说道：“我不仅是反革命机器上的一只螺丝钉，而且还是反革命领导人之一，所以，

作为领导……我应承担比其它任何同案人都大得多的责任。因此，我不指望得到宽恕。”  

  在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庭上，被告人都会使用自我辩护的权利。但斯大林的法庭却是另外一种状况。当审判长乌尔

利赫高声提示布哈林，说他已经在做自我辩护了的时候，布哈林激动地回答道：  

  “不，这不是自我辩护。这是……自我控诉！我还不曾为自己辩护过一句话！”  

  布哈林能否保住自己的生命，完全取决于他如何去完成斯大林的指令。但布哈林已经为自己的命运立好了十字架，只

是在尽一切力量拯救自己的妻子和 儿子。在法庭上，他不仅自诬为“最凶恶的法西斯”、“社会主义祖国的叛逆”，甚至

还驳斥外国报刊的抨击，极力为莫斯科审判闹剧辩护。  

  与拉狄克和其它一些被告人的作法不同的是，布哈林没有利用自己那卓越的口才去蒙混检察长和法官，去旁敲侧击地

揭露斯大林的审判闹剧。为了娇妻和爱子，他不折不扣地缴纳了全部赎金，而且，为了保险，他还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刽

子手大唱赞歌：  

  “真的，全国都在跟随斯大林前进。他是世界的希望；他是新世界的缔造者。斯大林的英明领导，已经深入到全国每

个人的心中……”  

  然而，并非这些话就可以满足斯大林的报复欲。对于斯大林来讲，生活的乐趣就在于尽情地报复，他舍不得放弃这种

乐趣，哪怕就一次…… 


